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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温暖的村庄》于春节期间在山东卫视、宁夏卫视热

播，该剧作为一部反映农村正能量的现代生活剧，因其幽默暖

心的精彩剧情和对胶东地域风情的呈现而获得广泛关注。

《温暖的村庄》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市人民

政府联合摄制，由创作了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编剧张继执

笔，钱晓鸿任总导演。该剧取景于山东荣成的美丽村庄“天鹅

湾”，用独特的山东式幽默，打造出一部温暖的乡村轻喜剧。

该剧围绕男主角王一鸣为了实现唱歌梦想的主线与村妇

女舞蹈队参加市文艺汇演的辅线展开。一边是高考落榜生王

一鸣，意外入围电视台的唱歌比赛，却又意外“出局”，被淘汰后

的他陷入了抑郁，质朴的乡亲们开始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温暖

行动来帮助他；另一边是互相较劲的舞蹈队成员夏美兰和陈英

的矛盾解决，最后在王一鸣的助演下，团队同心协力在汇演中

取得出色成绩。

《温暖的村庄》中，老戏骨纷纷深入农民生活，和村民们同

吃同住，互相飙戏，力求真切把握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神韵，塑

造真实的、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其中，一贯以硬汉、军人著称的

丁海峰就塑造了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感性十足的胶东汉子的

形象。山影团队与时俱进，不断追求创新与发展，在剧中融入

了新时代背景下当代农民的生活方式。编剧张继在采访中曾

表示，农村孩子也爱看佩奇，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应该和时代同

步。剧中邻里之间更加丰富多元的相处模式、对于环境保护的

高度重视等成为该剧的精彩看点。

剧中新农村的风貌展现也十分鼓舞人心。伴随城镇化建

设的推进，步入小康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很

大变化，《温暖的村庄》中的村民们物质富足，他们

也会上网，用手机支付，用现代化的家电，还养宠

物，跑步健身，很多家庭开上了小汽车，这种当代

农民崭新生活方式的呈现与时代同频共振。但另

一方面，为响应美丽乡村建设，剧中还需保持乡村

风格的原汁原味，守住历史沉淀之“根”，剧组经过

多次采风后决定，以当地特有的文化遗产、具有童

话色彩的海草房作为主体场景，但仅存的海草房

因年久失修且空间太小，为此剧组搭建了3000多

平米的海草房群体建筑，在装饰和陈设上既符合

当地的风情，又结合了当代人的审美，场景古朴中

透着现代，又很接地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丽乡村建设也体现在对精神文化追求的层

次越来越高。剧中的洪主任为了实现村里拿到

“精神文明村”的牌子，带领乡亲们进行精神文明

建设，支持广场舞舞蹈队排练参赛，搞好村中保洁

等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在得知一鸣参加唱歌比赛时更是给予大

力支持。王一鸣生病后，洪主任又和乡亲们群策群力，帮助他

实现梦想。《温暖的村庄》的精神内核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全新追求，是当代农民对精神文化新追求以及践行新农村

文化建设的时代缩影。

《温暖的村庄》通过展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讲述农民实现

中国梦的故事，反映了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剧

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他们既为了自己的

梦想，也为了他人的梦想，更为了集体的梦想竭尽全力、互帮互

助，其中虽也有误会、心酸，但一路走来收获更多的则是感动、

支持与成功。聚焦乡里乡亲、家长里短的电视剧《温暖的村

庄》，看似是一部农村题材轻喜剧，但本质上讲述的却是我国农

民为实现自己心中中国梦的创新创业故事。

农村题材是国产电视剧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暖的村庄》凭借鲜明的时代特点，辅以浓厚的风土人情，直

面现实，为人民抒怀，可谓一部富有人情味儿的鲁剧。多年来，

鲁剧一直在与时俱进发展，为时代服务，坚持传递给观众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品牌，《父母爱情》《孙光明下

乡记》《老农民》《琅琊榜》《青岛往事》《安居》等更是一步一个脚

印地打造出鲁剧这块金字招牌。山影制作团队坚持出精品、出

人才、出效益，由其出品的60余部影视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

“飞天奖”“金鹰奖”“华表奖”等 80多个中央和国家级奖项，山

影制作团队将进一步发挥影视作品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为观众

提供更多、更好的鼓舞人心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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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我国首部反电诈题材电视剧

全民反诈才能“天下无诈”

新作点评

关 注

《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
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
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
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
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与更多元的未来。

中国科幻的历史期待与未来选择中国科幻的历史期待与未来选择
□赵 宜

2月 18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

剧司主办，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联合承办的电视剧《天下无诈》专家研

讨会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反电诈支队同

电诈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的故事，重在揭露形

形色色的电信诈骗手段，意在提高人民群众

的防诈识骗能力。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作为

我国首部反电诈题材电视剧，具有较强的话

题性，天下无诈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也是人民警察对自身崇高职业的庄

严承诺，更是我国制度自信的执政宣言。全

民反诈才能“天下无诈”，该剧一改往日部分

涉案剧过于追求离奇案件的弊病，在人文内

涵与社会内涵方面深入开掘，为公安题材影

视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专家谈到，反电诈题材不好写，因为

电诈属于非接触类犯罪，没有明显的对抗性

冲突，如何把没有明显戏剧性的智斗行为，

变得具象可感，实为难题。据公安部宣传局

副局长孙洁介绍，《天下无诈》是公安部抓的

重点项目，4年前已开始筹备该剧，总制片

人王茜带领主创团队先后奔赴北京、广东、

浙江、江苏等地深入采访，广泛收集具有代

表性的故事素材，深入分析电信诈骗的套路

和手法，精准把握公安民警打击电信诈骗、

攻坚克难的睿智与决心，此外，主创团队还

拍摄了系列专题片《反电诈进行时》。也有

专家对该剧不只从破案的技术角度进行演

绎，还从政治、社会、心理、法治等多层面解

读电诈滋生原因的做法表示肯定。有专家

建议，剧中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情节

可减少，若能进一步强调办案过程中的一手

证据则更好。

（许 莹）

以湘商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一代洪

商》日前正式杀青，现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于2019年下半年与观众见面。《一代洪

商》主创阵容强大，由张丰毅、李立群（中国

台湾）、马晓伟、牛莉等联袂主演，路奇出任

总导演，王少华担纲编剧。该剧以盛产于湖

南洪江的优质桐油“洪油”为焦点，以大量真

实的民国历史资料为背景，细腻描绘了一代

爱国“洪商”的家国情怀，并通过讲述剧中人

物身上有关诚信、梦想、爱情及社会责任等

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生动展现了湖湘文

化对近代中国人文发展的深远影响，为当下

社会人们在义利之间如何抉择与取舍提供

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剧中由张丰毅、李立群饰演的刘云湘和

杨同昌本为恪守商道诚信的洪油商人，却因

一场突如其来的“假油案”被推上了时代的

风口浪尖。两人在制油手艺上的彼此不服

被外国列强和当地军阀所利用，不但引发了

一连串跌宕起伏的商业纷争，也使两家儿女

的爱情一波三折。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

刘、杨两家人终于走出了在商言商的思想桎

梏，转而放眼天下，秉承“经世致用”的船山

学说，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

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轰轰烈

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并无私无畏地奉献出了

他们的才智、财富、鲜血乃至生命……据悉，

剧组先后取景湖南洪江古商城、黔阳古城、

凤凰古镇、芙蓉镇、高椅古村等地，还在湖南

洪江搭建了大码头、油坊、刘府、杨府等实地

场景，现已成为该区古商城文化旅游项目中

的新增亮点。 （鲁永岗）

《一代洪商》杀青

荧屏又添湘商文化情感大戏

中国科幻的全民热潮由刘慈欣2015年的获奖引起，而

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又由他的两部原著小说开启。可以

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写作群体同中国电影工业的合

作，第一次长时间将本土科幻置于话题的前景。但在《流浪

地球》超40亿票房现象背后，却因“豆瓣刷分”事件而出现了

较为突然的口碑撕裂；《疯狂的外星人》对原著小说《乡村教

师》的大胆改编，则在跨媒介的文本间形成了突出话语落

差。在“科幻元年”的节日氛围下，两部电影留给我们的不该

仅是“春节十二响”般的助兴节目，而是为中国科幻的脚下土

地进行仔细回溯与丈量提供了新的契机，以便由此抵达宇宙

尺度的未来。

“硬科幻”传统：光速传播的时间差

回顾《流浪地球》所获得的赞誉，“硬核科幻大片”是最早

被用来指认其电影品质的标签，并迅速对接了本土科幻写作

内外的双重历史期待。

在科幻写作的话语内部，“硬核科幻”这一提法连接的是

新世纪前后那场著名的“软硬”科幻辩论，在《科幻世界》等文

学期刊平台上，国内新生代作家与读者都曾广泛参与这场讨

论，并最终形成了“硬”科幻的话语胜利。

彼时，是中国科幻文学以亚文化的写作姿态系统性发生

的时刻，刘慈欣就此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成为“硬科幻”

创作的中坚力量。《流浪地球》与《乡村教师》便发表于这一时

期，前者中“地球刹车”“引力弹弓”等著名桥段和后者对“碳

基联邦”与“硅基帝国”间“高维战争”的宏大叙事，都穿插有

大量略显枯燥的“硬核”科学描述。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其引领

“硬科幻”的风格资本，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硬科幻”大师阿

西莫夫正是他的文学偶像。

用同样的文笔风格，刘慈欣在此后几年创作了《三体》系

列，并在2015年分获“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奖。

尽管第二年，郝景芳就凭借一部“软科幻”再夺“雨果奖”，但

率先带领本土科幻文学从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与国际舞台

的，确实是刘慈欣所代表的“硬科幻”写作。

不过，“硬科幻”作者对阿西莫夫们的仰视、分别设立于

1953年与1965年的科幻“双奖”对《三体》的照拂，都结构性

揭示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穹顶”,指向西方战后的历史与社会

语境下的特定审美倾向。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科幻热潮，

只是半个世纪前爆发的那颗超新星的余晖。

刘慈欣曾反复提及，一种“仰望星空”的冲动贯穿着他的

写作。但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文学的浪漫主义

传统中，人类与地球而非宇宙才是科幻的主要探索对象。直

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苏太空竞赛，才为科幻小说提供

了仰望星空的额外动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太空航行、地外生

命与星际战争频繁成为了科幻文学的主题，并且往往伴随着

核威慑下的地球毁灭恐惧与文明终结焦虑，以及对20世纪

中叶“知识爆炸”的跨学科、迷恋式的呈现。

这便为本土“硬科幻”文学的发生及其科学高于文学的

写作逻辑找到了更稳定的来源：一方面，它是战后欧美文坛

对当代世界科幻文学进行现场指导的证据；另一方面，当这

一逻辑同尚且荒瘠的本土科幻对接时，便在文本内部生成了

一种前现代的启蒙冲动——《乡村教师》中对经典力学的真

理化、对教师职业的浪漫化呈现甚至对鲁迅的引用，就无不

体现出这一冲动。

执笔的“恶魔”：科幻写作与“卡梅隆迷思”

这种冲动直接感染了《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他在采访

中就曾表露过“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的创作动机，而

电影对小说的“硬核”实践，与文学享有不同的一套逻辑，指

向构成电影的视觉质料，以及支撑其“大片”体量的生产系

统。自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锻造现代化的电影

工业体系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愿景，而《流浪地球》对科

幻电影的“硬核”实践正符合这一历史期待。

以科幻类型为代表，基于特效技术的高预算、高质量、高

科技的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范式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

《星球大战》。当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完成了对电影生产

的跨国资本化与综合娱乐化重组后，便开始向全球推销这一

范式。詹姆斯·卡梅隆就是它的坚定实践者，而中国电影的国

门则可以说是被《泰坦尼克号》叩响的。巨轮入港时的震惊效

应，使“卡梅隆式”大片自此被中国影人树立为成熟工业的标

杆，也使《流浪地球》所获得的“硬核”赞誉，主要来自于其对

《阿凡达》式工作方法的本土实践。

这一实践，也早早为此后《流浪地球》内外的口碑分裂埋

下伏笔。在同卡梅隆的对谈中，刘慈欣坦言在如今的写作中，

文字的电影化正成为一个难以逃避的“恶魔式”念头。卡梅隆

在此后谈话中巧妙地将这个“恶魔”定义为电影的“商业化”，

但若基于上述分析，这个与作者争夺执笔权的“恶魔”，其实

是来自好莱坞科幻电影范式的纠缠，或者说，正是坐在他对

面的卡梅隆本人。

恶魔般的“卡梅隆迷思”，使本土科幻电影实践始终面临

着一种结构性的陷阱。尽管《流浪地球》中对民族情感传统的

家园依恋以及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都使人物作出不同的

叙事选择，呈现出有别于好莱坞的话语范式，但其由好莱坞

文化工业蓝图所建构起的影像世界内部，还是形成了两种语

言的版本冲突。于是，“豆瓣刷分”事件所折射出的话语分裂，

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科幻大片”命名逻辑的重新论

证：好莱坞文化工业范式下的电影生产，有无另行推出本土

化版本的必要？而科幻电影的本土创作，有无突破“卡梅隆迷

思”缠绕的可能？

与“前文明”的对话：遥远地球之歌

在那段对谈的结尾，刘慈欣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本土科幻

电影创作的作者论式期待，却马上遭到卡梅隆的警惕反驳：

他坚持电影导演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价值，显然是出于对专

业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本能维护。本土“硬科幻”在

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中的登堂入室、国产“硬核大片”对好莱坞

电影工业的成功实践，虽然各自接驳了两种历史期待，但期

待一旦达成，本土科幻实践却迅速陷入了结构性的陷阱当

中，产生了“豆瓣刷分”式的评价焦虑与话语分裂。

为了绕过这一陷阱，《疯狂的外星人》的实践就呈现出了

重要意义。影片对原著《乡村教师》的删改，不能简单归为“蹭

热度”式改编，而是具有明确的意图：去除原著小说中的前现

代启蒙冲动，并代之以后现代的狂欢话语。这显然基于创作

者对“硬科幻”内部历史话语的充分体认，因为随着小说中崇

高话语被一起移除的，还有战后西方文学对中国科幻写作的

持续影响。可以说，宁浩的改编真正实现了同刘慈欣作品的

对话，在对20年前“硬科幻”的敏锐观察中，具备了《乡村教

师》中高维文明审视地球文明时的反思视角。

在对“硬科幻”背后的启蒙话语进行主动消解之后，《疯

狂的外星人》又对本土科幻的第二种历史期待进行了解构：

以品牌化的个人写作替代科幻电影的工业范式。正因为如

此，即便该片投资2亿元、呈现出远优于其他国产电影的视

觉效果，却鲜有人同样以“硬核大片”来形容这部电影。

于是，2019年的春节档就呈现出了这样的另类奇观：

《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

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

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

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

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

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

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

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

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


